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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着，学习着
居 平

    “颢颢”的名字取自于《楚
辞·大招》中的“天白颢颢”，我
们希望他像阳光般清新、洁白、
明亮！我们清楚地记得他第一
天上学的样子：小小的肩膀背
着一个大大的书包，紧张又兴
奋，咧着掉了一颗牙的嘴巴，穿
着白色的校服站在学校大门口
拍的照片，身后，站着满脸期望
的爸爸和妈妈。
说到大语文的学习，事可

真多呢，儿子现在是四年级，写
好作文，非常重要，但他是男
孩，活泼好动，不爱定下心来阅
读。从一年级开始，我逼他每天
记日记，从每天五十字到现在
的每天二百字，每周要写大周

记，因为他阅读量不够，作文还
是写得干巴巴的。母子“相爱相
杀”十年多了，这幸福感和获得
感从何而来呢？

我灵机一动，想到我们夫
妇写作出版的《爸爸在左 妈妈
在右》新书，我们像对待朋友一
样，真诚邀请他共同参与我
们的新书，请他在封面用毛
笔书法题字并插画，并且请
他帮忙校对书的内容，尤其
是前言和后记，他好像找到
了感觉，很认真地参与了进来，
并且帮我们找出好几个错别
字。

后来，在新书发布会上，我
们邀请他一起以小作者的身份
一起参加，他的幸福感和成就
感找到了，这时，我微笑着对他

说：“小作者一定要爱上阅读，
阅读会带来智慧！”他欣欣然同
意，也就心甘情愿地跟着父母
一起阅读各种书籍。读到深奥
难懂的古诗词时，我请他以“朗
读者”的身份参加，或者我们母
子比赛朗读，他帮我纠正发音，

我帮他解释意思，每次都帮他
发朋友圈，再给他看朋友们的点
赞，他很开心，心情愉悦，自然就
记住了，并且，还在学校组织的
“美丽汉字”作文比赛中获奖。

这个“高招”可是美丽智慧
的燕子校长亲自教的，她曾经

说过，孩子学习时，心情一定要
愉悦，否则，就会逆反厌学。家长
教导孩子时，一定要真正走进孩
子的心里，让孩子心悦诚服。
平时，我们很重视孩子综

合素质的培养，要求他德智体
全面发展，经常在寒暑假带他

们兄弟俩去全世界各地
旅行，“行千里路，读万卷
书”。穷养男孩，见多识
广，尊老爱幼，勇敢独立，
我们很忙，又没老人帮

忙，他就自己乘地铁上下学。他
今年上学期数学考了满分，小
提琴八级，在“中华情·全国艺
术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上海赛
区荣获金奖，也没有参加任何
课外的补习班。记得教数学的
陈老师讲过，学校的学习才是

正餐，课外补习班是点心，吃好正餐
是正道，点心只是学有余力的选择。

其实，我个人觉得，家长盲目
地焦虑，拼命让孩子到处补课，可
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恶性循环，家
长痛苦，孩子更痛苦。现在很多学
校，如何保持孩子身心健康，亟待
解决。华师大出版社的王焰社长
讲过，站得高，看得远，学习不是
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学习是一种能力，幸福的孩
子爱学习，陪伴是最好的爱。如何
让孩子们真正拥有幸福感、获得
感、愉悦感，健康快乐成长，学校
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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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疫情慢慢平息，城市开始复苏，江南古镇也都
恢复了原来的活力。那天在古镇闲逛，看着熙熙攘攘的
游客，闻着石板路边上商铺散发出的或浓油赤酱、或甜
香扑鼻的味道，感受着久违的烟火气，心情一下子明朗
起来。
喜欢古镇似乎是血液里携带的基因，也可能是因

为小时候随父母在郊区呆了几年，那些农田砖房、飞禽
猪棚，就这么深深烙在记忆深处。记得大学时候加入诗
社，学写现代诗，第一首发表的诗被大家说带着浓浓的
乡土味儿，别人想不通我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写出这
样的诗句，我心里倒是有点明白。所以，古镇，也是我某
种意义上的“乡愁”，每回旅游，只要附近有古镇，我必
定会去探访一二。
记得那年去丽江，那还是丽江旅游刚刚火起来的

时候，丽江古镇已有古色古香的客栈，也有洋气的各色
酒吧，四方街附近街巷纵横交错，商铺
林立。白天的古镇在阳光下大气明艳，
而夜晚的古镇在月色下分外妖娆。然
而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刚刚在整修的束
河古镇，现在你去束河，也已开发得非
常商业化了，但当时，它真像蒙着头巾
的青涩姑娘。只有几个卖手工艺品的
自家铺子，镇上房屋透着古老的气息，
我和老公走进一家饭店，也是镇上居
民自己开的，他们就在边上吃，把个四
方桌让给我们。记得上了一个炒野菌，
还有一大锅老母鸡汤，这大概是我这
辈子喝过最美味的鸡汤，鸡太大个，我
们就坐着慢慢吃，阳光从外面晒进来，
一只狗趴在门边上。然后我们吃不完，
又不想浪费，就招来小狗，把剩下的鸡肉喂给它吃，它
吃得很欢，我们喂得也很欢。店主是个大妈，一开始可
能想劝阻，后来也就任由我们喂小狗。等二人一狗都吃
饱喝足，我俩才懒洋洋起身离开那里，小狗一路送我们
到门口，觉得一下午的放空时间异常美好⋯⋯
最近几年，其他地区的古镇去得少了，倒是年年都

会去青浦的朱家角。我喜欢那里的熏青豆，还有酥糖、
橘红糕、粽子糖、云片糕⋯⋯反正一路走一路吃，走累
了就在河边的茶馆里喝喝茶。上次在放生桥附近看到
一个穿着汉服的姑娘，齐胸襦裙，头发盘起，戴着珠钗，
脚上是绣花鞋，很是雅致美丽，让人赏心悦目。现在喜
欢汉服的 90后很多，成为一种风尚，在古镇，也经常能
看到汉服咖，在那里拍照。其实汉服和古镇还真是挺和
谐的。我想到去日本京都旅游，在古老的清水寺，上山
的二年坂、三年坂商铺满满，好多穿和服的姑娘徜徉其
间。那边山下有租和服的铺子，即使你穿着时装而来，
也能立马给你来个时空穿越。

中国的古镇或许也可以学学，开
几个出租汉服的铺子，说不定生意不
错呢。
我想哪天，我也穿着汉服去古镇

走一走，满足我双重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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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辰是晚报校对科的老同事，七年前便退休了。
上个星期旧疾复发，经单位同事帮忙急送华山医院，孰
料 6月上旬病情加重，6月 12日终告不治，令人扼腕
之余尤叹世事无常。
庆辰性格内向，为人处世忠厚老实。我和他同处一

个单位，虽有联系但不多。其实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
学，我们的渊源要追溯到 40年前了。
他当时在一师附小做老师，说自己不
适于当“孩子王”，看见孩子哇啦哇啦
就头皮发麻。1992年调进晚报，赶上
了报业大发展的日子⋯⋯他曾对我感
叹自己的运气不错，碰到了几位能在
人生道路上帮衬自己的好同学。进了
晚报校对科，他也有到其他部门的机
会，但他都放弃了，竟然一屁股坐到退
休，这大概也是喜静不喜动的性格使
然吧。
这些年来，记得庆辰仅托我办过

一件事：家里动迁，他说自己不善交
际，不知早走好还是迟搬好，拜托我去
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内情”。当我把打
听得来的情况告诉他时，他再三感谢。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无非是在什么
样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到一点奖励之类的优惠政策。就
这样，他从吴江路迁出，搬到了现在居住的江宁路世纪
之门。
庆辰患的疾病，其实还未退休时就查出来了，三年

前曾做过一次手术，病情相对稳定，这
几年退休了，联系就更加少了。但我知
道报社对他还是很关心的，他患病开
刀、住院都是单位同事帮他解决的。我
想庆辰泉下有知，也是铭感于心的。得
知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想想

这些年除了大呼隆的班级聚会，没和老同学私下认真地
交谈过几次，心里有点难受。这个性格内向的人即使到
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选择了一个不愿惊动大家的星期
五离开。经过周六周日两天，我们得到消息想去送他最
后一程竟也没有赶上⋯⋯我更是于心愧疚。
我手头有两张和他的

合影照片：一张是大学毕
业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
憨憨地笑着；一张是晚报
75 周年报庆时的同仁合
影，因为是以部门为划分
的，我们相距得有点距离。

在我们的大学毕业纪
念册里，他留下的临别赠
言是“五年学业，尚堪自
慰；半世人生，岂可蹉跎”。
我记得在班级里，庆辰同
学的成绩是好的，他的上
课笔记到考试时是抢手
的。这几天大学同学微信
群里俱是一片唏嘘，尤其
是受到过他“恩惠”的那些
同学。看着照片上三十年
前庆辰的模样，时光在泪
影中模糊⋯⋯一路走好，
庆辰！

夏季着装的“小地雷”

周炳揆

    那年夏天，我在澳门
外岛的威士汀度假酒店参
加一个“高科技企业融资”
的研讨会，会后，与会者都
去大厅外的游泳池畔喝香
槟，一些人，其中也包括发
表主旨演讲的某投资银行
的银行家，穿着游泳衣在池
内休憩、游泳。

几天后，我
碰巧在南京西
路的上海商城
邂逅这位老外
银行家，那天他穿得衣冠
楚楚、无懈可击，我一时
记不起他的姓名，但是他
穿游泳裤游泳的印象却
在脑海里重现，挥之不去。
职场中有一个常常被

忽视的着装原则，一旦你
穿着相当于内衣裤出现在
你同事面前，那么，你在同
事脑海中那个穿着正装的
形象就不复存在了。

不要责怪组织这类活
动的员工，夏季到来，搞一
些“亲水”的集体活动，比
如说打水球、沙滩排球等，
都是增进员工感情，加强
团队合作的好机会。不少
公司还会邀请客户参加这
类活动，在海滩边可能比

在会议室更容易谈成生
意呢。这里有一个分寸要
掌握：职场上，人和人感
情上的关系是需要保持
一定的距离的。当大腿上
的胎记、肚皮上的刀疤展示
给了对方时，这个距离就不
再存在了。
人们肯定有过这样的

经历，小时候，看到别人的
胎记、刀疤等隐秘东西，就

会扭过头去，甚至会“咯
咯”地笑。有心理学家为那
些特别渴望在公众场合发
表讲话的人支招：“可以假
想听你讲话的人穿的都是
内衣裤，你可能就避之恐
不及了！”道理就在于此。

多年前，某国一位官
员刚刚被任命
为情报总监。
不料他的夫
人在社交媒
体上晒出了

他穿泳装在度假时和夫
人、孩子一起戏
水的照片，结果引
起轩然大波，因为
人们认为看过这
张照片，这位情报
总监就永远不再
具有他的职位所必备的
冷峻和威严了。

对于女士来说，着装
更需注意。社会上对于男

女性别的偏见依然存在。
比如，男士穿游泳裤就是
穿游泳裤，但女士穿游泳
衣却被视若穿内衣裤。参
加这类“亲水”、海边的团
队活动时，女士，特别是高
管级别的女士，以穿紧身
长裤，无袖上装为宜，如果

是短裤，则不应短
于膝上 2.5厘米。

太阳眼镜也是
误区之一。我看到
过一位高级行政总
裁在户外戴着一副

彩色边框、涂反光镜片的
太阳镜，颇为花哨。此景以
后，他在下属中的威望肯
定大打折扣。专家认为，在

公务活动中，太阳眼镜的
式样一定要保守。

有人会问：“我收到的
请帖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
着‘请自带游泳衣’吗？”那
又怎么样呢？请你带不等
于说你一定要带，这些请
帖就是夏季着装的“小地
雷”！

荷塘清趣 （中国画） 王勇刚

从蜗居到安家
李 佳

    37摄氏度，空气中翻
滚着热浪，连柏油路都快
给热化了。在这样的天气
里，能不出门便不出，街上
行人寥寥。而两个女孩却
步伐匆匆地走着，她们中
高的一个连衣裙、长发披
肩；矮的一个牛仔 T恤、
齐耳短发。她们边走边同
前面两个“白衬衫”谈论
着，神情疲惫又
兴奋。

高个子女
孩，是我———16

年前、初到上海
的我。在那个炎热的 7月，
我和同屋小玲便是这样，
在中介的引领下，靠步行
看过不知道多少家，才找
到了租住的房子。
那房子不大，位于复

旦大学后的一个老式小
区；两室一厅，带厨房、卫
生间。我们两个女孩，一人
一间卧室，正好。之所以找
了很久才定下来，主要因
为价格。我们都是大学毕
业直接来上海的，没有什
么钱，租金自然越低越好。
当时的两室一厅月租一般
是 1500 元，而这间是
1300 元。租房的规矩是

“付三押一”（先付 3个月
租金、并抵押 1 个月租
金），我和小玲的钱，全是
向公司预支的。
拾掇房间，几乎“扒了

层皮”，我累到急性肠胃炎
发作；一间卧室没有空调，
是我跑到二手市场买的，
300块。往后的日子里，下
水道堵了，自己通；保险丝

断了，自己接；有一次，电视
机突然冒烟了；还有一次，
燃气热水器自爆⋯⋯不管
怎么样，总算是安顿下来。
我在上海，有一个家了。
在这个家里，从未下

过厨房的我学会了做菜；
我们时常邀请同事来小
聚，大厨是我；我们有一台
洗衣机，一位同事———是
复旦的在读博士，每隔一
月，会把攒下的衣服拿过
来，边洗边在我家吃火锅
⋯⋯日子过得从容而悠
长，仿佛刻进了光阴里。也
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烦恼
是“穷”，公司付的工资是当

初答应的 1/3，拿到第一个
月工资的时候，我扎进床里
哭了一夜。
工资常常难以支撑日常开
销，每月去掉房租、水、电、
煤，便只剩两三百。为了改
善生计，我和同事们变着
法加班、或者打零工。我最
夸张的一次，加班到清晨
6点，是在床边地板上坐

着睡着的。一位清
华生物系毕业的同
事头脑灵活，有一
阵子，帮大家找来
英文翻译的活儿，

每翻译 1000 字可赚 100

元，我熬了两天，赚了 300

多，拿到钱的一刻，简直觉
得自己成富翁了。大家为
了庆祝，相约一起唱通宵
歌。那晚，夜宵是在我家吃
的，我煮了汤圆。大家都
说：甜！
大约一年后，我们纷

纷换了工作，彼此分开了。
我考上了上海公务员，半
年后、等初任培训结束时，
我搬离杨浦，来到浦东。

度过了青涩的第一
年，成长似乎加速地发生
着。新职业给我带来稳定，
不仅是工作内容，还有收
入的增长。两年后，我买了
房，是个老式小区里的一
室一厅，位于顶楼。那套
房，我贷足了额度，首付大
部分是借的，交房时，身边
只剩 2000元，连家具都没
有换。房子虽说不大，却让
我有了安心的感觉。我是
独生女，爸妈退休后来上

海团聚。他们年纪越来越
大，顶楼的房子不利于养
老，只能考虑置换。那几
年，房价飞涨，我家位于中
环，周围房价完全超出我的
承受范围。好在，我对地段
没有执念，一个偶然的机
会，赶上了外环某新建小区
开盘，就这样，我竟然买到
了“一手房”。
搬进去那天，我们全

家洋溢着过节般的喜悦。
抚摸着新房子的处处，爸
妈激动得像两个孩子，脸
色红得如同朝霞；我也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来上海 16年，从租房到买
房，从蜗居到安家，房子对

于我的意义可能与一般上
海人不同，我认真、深情地
对待住过的每一处房子，
无论它属于谁，也无论它
是大是小、是新是旧。在这
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明白
了，房子不是“家”，却可以
承载“家”；当你住进一间
房子，那里便开始装进你
的生活和幸福。我爱上海，
因为这个城市的某些地
方，曾经或正有我的家。

上海，也安顿了我认
识的“沪漂族”们。小玲嫁
到徐汇，现在是幸福的二
娃妈妈；“清华生物系”如
愿以偿地进了研究所；复
旦博士修炼成资深评论
人，后来被南方报业集团
给挖走了⋯⋯大上海“海
纳百川”，只要有激情、肯
拼博，就能实现在大城市
安家立业的梦想。


